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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性主义
原则刍论

＊

金德楠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性主义；知识体系；理性演绎；价值观念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内含教育者的教化过程和受教育者的习得过程。从受教育者

的习得过程看，它实质上是受教育者依托知识体系运用理性演绎淬炼出相应价值观念的过

程，内含知识体系、理性演绎和价值观念三类实体性要素。其中，知识体系作为理性演绎的

质料与价值观念的载体，能够促使受教育者以理性演绎为条件显现价值观念；理性演绎作为

受教育者理解知识体系并由此导生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具有知识的证实与辨伪以及关联与

贯通的作用，能够促使受教育者以知识体系为中心建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作为受教育者运

用理性演绎淬炼知识体系的结果，以自由的理性为基本前提，同知识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

并以理性演绎淬炼知识体系为基础。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以理性主义为原则统合知识

体系、理性演绎和价值观念，从而在根本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作者简介］　金德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雅博士后 （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指 “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

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矛

盾运动，以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过程”①。显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既包含教育

者对预设的价值观念施以 “教化”的过程，又包含受教育者 “习得”相应价值观念的过程，并且以后

者为中心。毋庸置疑，任何一种价值理念都不可能脱离知识和理性而独立存在，它必然以特定的知识

体系为载体，也必定经过受教育者理性推定、理性判断和理性选择的基本环节。进言之，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实质上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依托理性能力演绎知识体系进而淬炼出价值观念的过程，内含

知识体系、理性演绎和价值观念三类实体性要素，其中，知识体系构成了受教育者理性演绎的质料和

价值观念的载体，理性演绎构成了知识体系导生价值观念的必要条件和关键环节，价值观念则表征为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内容体系、生 成 理 路 与 传 承 机 制 研 究”
（项目号：２０ＶＳＺ０８３）、博士后科学基金 “新时代集体主义道德建构研究”（项目号：２０２１Ｍ６９０２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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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运用理性演绎淬炼知识体系的必然结果。为此，要坚持把理性主义原则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

全过程，切实解决知识体系、理性演绎和价值观念相脱节甚至相脱离的问题。

一、知识体系：理性演绎的质料与价值观念的载体

从广义上人们对认识对象的了解都可以称为 “知识”。它既包括对认识对象的视、听、嗅、味等

知觉，又包括在知觉基础上生成的概念、理解、推理等。可见，知识本身内含经验事实、推理原则和

价值导向，只有当受教育者的理性演绎贴合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时，他才能依托理性演绎淬炼出知识

体系内含的价值观念。在此意义上，知识体系构成了受教育者理性演绎的质料和价值观念的载体。
（一）知识体系是理性演绎的质料

知识的本质问题，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议题，表现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歧见与论

争。然而，在教育实践维度内，无论经验和理性何者为知识的第一原则，都难以否定知识体系作为教

育过程的基本内容，是促成理性演绎的诱因和构建价值观念的基础。知识体系的这种特质使得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对教育者而言是一个择取知识、陈列知识进而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性教育影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不能站在知识体系之外采取价值中立立场，而应依据受教育者的思维结构、知识

结构和接受能力，首先解决依据何种价值原则、讲解什么知识以及如何讲、能否接受等问题；对受教

育者而言，则是一个感受、观察知识体系进而接受、认同价值观念的过程，首先解决知识作为一类以

理性化、概念化、逻辑化的形式存在的抽象符号，如何在受教育者的意识世界中构造价值观念的问

题。显然，知识在本源上作为 “人心对任何观念联络和契合，或矛盾和相违而生的一种知觉”①，它

在人的意识世界中是作为认知对象和记忆材料存在的，能够使人有意识地按照理性的思维方式，采用

分析方法或综合方法进行推演，从经验世界进而从意识世界中提炼出相应的价值观念，以确保知识体

系成为理性演绎的前提和价值观念的原像。然而，通过理性演绎关联不同的知识片段，可以保证推定

过程和推理结论的有效性，却无法解决理性演绎的前提合理性问题，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需要建

构合理的知识体系，使之作为理性演绎的出发点和基本质料，从而保证受教育者理性演绎的合理性。
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善的认识是人的理性对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把握。人只有认识了善，才有可能行

善，实现善，人为了达到善，必须寻求能明察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识，必须认知自己的理性……理性

的知识才能保证善的实现，善的知识和善的行为在原则上是一致的”②。可见，单纯注重知识的传递，
忽视受教育者的理性能力，会弱化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和知识本身的主观性；同样，单纯注重受教育者

的理性能力，看不见知识是理性的诱因和前提，也必然致使价值观念脱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
（二）知识体系是价值观念的载体

主体理性受限于知识，同样，价值观念也 受 限 于 知 识。这 在 西 方 教 育 理 论 和 道 德 理 论 中 表 现 为

“美德即知识”的苏格拉底主义传统。虽然，苏格拉底所谓的 “知识”主要指思想性和经验性的知识，
并不包含技艺性知识，同时他未能肯定技艺性知识 （譬如数学、物理学）通过塑造人的理性能力帮助

人在复杂的信息、观念、思潮体系中去伪存真进而构建价值观念的命题，反而，基于 “朝向于美善、
关乎好坏、合于正确的理念知识……否定了智术师的 ‘知识 （技艺性知识———引者注）即美德’”③，
但是，他开辟的以知识为视角释义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分析范式，对费尔巴哈特别是马克思科学分析

①

②

③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５５５页。

金生鈜：《德性与教化》，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０页。

李建华：《知识即美德：课程思政的学理意蕴》，《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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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现象具有重大启示。费尔巴哈指出：“良心是由知识导源而来的，或者说与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但它不意味一般的知识，而意味着特种的特殊部类的知识，即那种与我们的道德行为、与我们的善或

恶的心情和行为有关的知识。”① 马克思则在费尔巴哈把道德现象归向知识的基础上，从生产方式和

阶级利益的视阈指明了知识的本源问题，从而扬弃了以知识为视角分析道德现象的唯心主义传统，形

成了以物质、知识、良心为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论，有如他所言，“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

活方式来决定的”，“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

思想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人的良心。”② 苏格拉底、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围绕 “知识如何通往德性，
如何构造道德行为”的系列论见表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的养成过程，展现为他在社会化过程中掌握

知识进而化知成识、化识成德、化德成性以至正思、正悟、正觉的过程。其中，“知”即是信息，人

们思维的直接对象；“识”即是学识，主要指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能力和对事物发展的预测能力，
或曰思维把握对象的能力；“德”即是仁义，存续于天理而展现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则；“性”即是

心性，道德自由与道德自觉的精神状态。总之，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缺乏了知识体系，就无法提升

受教育者价值认知能力，更无法解决受教育者的价值定向、价值判断和价值遵行问题。
（三）知识体系以理性演绎为条件显现价值观念

人类的知识主要有技艺性知识、思想性知识和经验性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性知识

和经验性知识内蕴丰富的价值观念，因而是显性知识，具体表现为关于价值的知识和证明价值正当性

的知识；而技艺性知识则主要通过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来规制人的价值认知，因而具有隐性知识的特

质，并且它往往沉淀为一种无意识状态来规制人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价值观念。在此意义上，知识是

建构价值观念的基础条件。诚然，不同性质的知识建构不同的价值观念，只有符合真善美标准的知识

体系才能建构具有正当性的价值观念。由此推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 “知识”，主要指和美德

相关的知识，是 “关于心灵的知识……是让人们做出是非、善恶判断的知识”③，而 “无充足的美德

知识，政治社会便没有公认的方式将美德传授给下一代，让自己不朽”④。在知识专门化、复杂化和

精细化发展时代，知识的扩张和不同类型知识的大量引入，既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预设的价值观念获得

了多重的知识解读方式和知识表达方式，也造成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转化成预设的价值观念过程中相

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现象。同时，“在知识导向的教育理念下，大量的知识冲击也使得 ‘硬性’的

技术知识占据了多半教育教学时间，思想性、经验性等包含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 ‘软性知识’转而成

为隐藏在硬性知识内部的附着物”⑤。显然，在知识筛选中提升知识的适切性，已然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不可避免的议题。所谓 “知识的适切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合教育目标，特别是要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导向；二是符合教育规律，特别是要适切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和思维

能力。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才是有效的，也才能被受教育者信任和

接受。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增强知识体系同受教育者理性演绎能力的适切性，是凸显思想

政治教育预设的价值观念的时代选择。

①

②

③

④

⑤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１５２页。

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４页。

刘小枫、陈少明：《美德可教吗》，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页。

宇文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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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演绎：理解知识体系并由此导生价值观念

理性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为多门学科普遍使用。胡塞尔指出：“理性是有关认识的诸

学科的主题，是有关真实的和真正的价值评价的诸学科的主题，是有关伦理行为的诸学科的主题。”①

质言之，理性关联知识和价值，行为者只有依托理性演绎才能实现对知识的证实与辨伪以及关联与贯

通，从而形成特定的知识体系，并由此生成相应的价值观念。
（一）理性演绎对知识的证实与辨伪作用

理性演绎能够促使受教育者辨别知识的真伪。按照洛克的理解，“推论是理性官能的一种大的作

用”②，而作为 “真实的观念”的知识则是人展开正确推论的基础，“我们如果缺乏观念，则理性全不

中用。因为理性所及的范围，并不能超过观念所及的范围。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观念，则我们的推论

便要停顿，我们的计算亦要止步”③。显然，知识首先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的，只要受教育者依托理

性推论辨识观念间的契合或相违，就能够获得确定性的知识，而理性演绎的科学与否，却取决于人们

能否采用规范性的认知方式，以理性的力量破解先入为主的思想偏见以及教育过程中带有不确定性的

隐喻或喻指，进而从感性的材料和内省的观念出发，经过论证、分析、演绎、归纳等方式而逐步上升

到真理性知识。事实上，人类的认知常为各种思想偏见所牵制，培根将其归结为四类 “假象”：一是

由人类本性的偏见，特别是人类理智的有限性所导致的 “族类的假象”；二是个人受习性、环境和教

育的影响而产生的 “洞穴的假象”；三是在人们思想交流过程中，由词语或概念的误用而导致的 “市

场的假象”；四是由于人们对权威、教条、传统的哲学体系的盲目信仰所导致的 “剧场的假象”④。在

此意义上，受教育者只有通过自身的理性演绎辨别知识的真伪，才能生成对某些知识体系的笃信，进

而生成对这些知识体系内含的价值观念的笃信以及相应的行为实践，正如罗素所言，“我们依理无法

指望有某人竟欣然卑屈地放弃个人的见解，盲目顺从人类理智所不承认的威信，这样来采纳我们的见

解。因为人的意见不管怎样常常错误，但是除理性之外不会顺从任何向导，也不能盲目屈服在他人的

意志和指控之下”⑤。知识体系、理性演绎、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的此种交相作用、逐步延承的内在

关系，也恰恰显示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所应遵循的基本逻辑进路。总之，受教育者对某一价值的真正

理解、笃信和践行源自理性认识，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求他对某些价值理念不假思索地服

从，那么必然导致一种价值观上的奴役，最终使其丧失自我发展的伦理理性和价值自觉的可能性。
（二）理性演绎对知识的关联与贯通作用

理性演绎能够使人发现知识与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将碎片化的知识关联和贯通为知识体系，进

而诠释存在于知识之间的科学规律。近代以来，知识论的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发现碎片化的知识之间存

在的普遍必然性的规律，从而改变知识精细化、碎片化发展导致人的单面性的困境。如果否定人的理

性演绎能力，也就意味着否定了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导致知识本身成为一堆凌乱印象和观念碎

片的随机拼凑，最终消解人类发现科学规律的可能性。换言之，“感觉、直接的预料、直接的记忆和

真实的记忆都向人提供知识，这种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和适当限制下不是依靠外界的证据的”⑥，在人

①

②③

④

⑤

⑥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１９页。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７１７、７３４页。
［英］培根：《新工具》，许保骙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２１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９页。
［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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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感觉和反省形成简单观念的基础上，必然需要发挥主体理性演绎能力将简单观念进行复合、比

较、抽象、归纳而形成确定性的知识。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碎片化的知识教育或学习，根源

于功利主义倾向，它具体表现为：教育者时常以问题为线索在多本著作或多篇文章中简单择取资料，
而不能对某本经典著作和某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性诠释和全方位剖析，致使受教育者不能从

总体性视阈中把握一部文献或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而也难以精细体味其中的思想过程、论证过

程和关键命题间的逻辑关系；同样，受教育者也时常采取强记硬背的方式摘录知识，肢解宏大的知识

体系，致使自我的认识只能徘徊于某些知识体系内的个别知识片段之中，只见知识片段而不见它们之

间的逻辑关系，进而也难以观瞻整个知识体系，最终无法通过理性演绎驾驭概念、概念组合、概念推

演而关联起所有知识片段。虽然理性推演知识的机制是复杂的，但总体上看它是一个感受、分析、选

择、判断的过程。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理性演绎呈现的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知识之间的中介

性；而排斥知识之间的中介性，就是排斥知识中所具有的真理的内容。① 总之，理性演绎能够使人以

总体性思维克服对知识片段的单纯直观，从而获得体系性的知识及其基础上的完整个性。
（三）理性演绎以知识为中心建构价值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理性演绎实质上是知识体系的思想化过程，它使人发现知识与

知识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生成相应的价值认知。这表明受教育者在理性的基础上获取知识和获取价值具

有内在同一性。然而，这种同一性却时常由于无视理性演绎而被否定。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科玄论

战”中，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就曾因为无视理性演绎是知识体系导向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而否定

了理性是奠定受教育者的人生观的基础之一。他们区分了科学与人生观，主张科学为客观的，可以论

理；人生观为主观的，无法论证孰是孰非。② 显然，将人生观全部归结于主观世界，秉持的是一种机

械分析主义方法论。科学当然奠基于理性，人生观又何尝不需要根植于理性之上？虽然，“理性”是

一个复杂的哲学范畴，但在价值论领域，它可以被界定为 “根据价值取向的范畴做出辨别的能力”③。
由此推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理性是行为者根据知识体系做出价值辨别的能力，它能够为价值

观念正当与否确立主体有效性依据，可等同于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 “智”，并与 “情”和 “意”共

同构成价值观念的基础。诚如蔡元培所言，“人之成德也，必先有识别善恶之力，是智之作用也。既

识别之矣而无所好恶于其间，则必无实行之期，是情之作用又不可少也。既识别其为善而笃好之矣，
而或犹豫畏缩，不敢决行，则德又无自而成，则意之作用又大有造于德者也。故：知、情、意三者，
无一而可偏废也。”④ 进言之，就受教育者而言，虽然知识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首先是一种

被动的接受过程，然而理性演绎却赋予这一过程以能动性特征，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体现为受教

育者基于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矛盾性而从低到高、层次井然的推演过程。可见，理性是运用知识进行推

理的能力，它作为一种原则使人通过 “知识”而获得完备的整体性的价值观念。为此，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关键不在于声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而是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提供论证、明晰理

据，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纷繁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中，通过理性演绎萃取科学的价值观。

三、价值观念：运用理性演绎淬炼知识体系的结果

价值观念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形态， “从内容方面看，它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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